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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一旦被“家事三件套”困住，患者就很难获得善终。但也有患者、甚至儿童家庭，给出了标准的“善终计划”。这一期我们就
通过一老一少两个案例的决策历程，来了解患者如何争取到生命自主权，家属和医疗机构又如何帮助患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获得善终的。

从事安宁疗护临床工作这些年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，我有段时间一度怀疑坚持下去的意义。但第二个案例中的孩子，治愈了我的职业耗竭。

这位百岁患者刚住进安宁疗护病房，就严肃地和我

交代：“我就在你们病房‘到站投降、准备下车’！我告诉

你三件事：第一，我明白时，我的生命我做主，我想舒舒服

服地走；第二，我不想走后给孩子们留下一堆事，所以我早

在几年前就写好遗嘱、做好财产公证啦；第三，如果我昏迷

或糊涂了，你们只能用让我不疼、不难受的药、别的都不要做。

其它的事听我大闺女的就行，她最懂我的心思。”

一周后，患者去世了。除夕夜，他的大女儿给我发了一

条信息：郭医生，谢谢你满足我父亲的心愿，他才走得那么

平静，我们一家人才有心思过春节。

梳理这份“善终计划”的决策过程，可以看到这位百岁

老人及其家人的智慧。我把这样的决策过程总结归纳为“安

宁家事三宝”，包括生前预嘱、遗嘱和指定代理人，分别对

应患者的医疗自主决策权 + 财产自主决定权 + 其它事宜授权

代理人决策。这也是我一直致力于推动的临终照护模式。

这位 7 岁患儿刚住进病房，他父母就和我说：“我

们参考生前预嘱的理念和内容列了几条计划，想请你帮着完

成：第一，我们想让孩子在医院一直住到去世，因为他会反

复疼痛和发烧，在家处理不了；第二，孩子清醒时尽量对症

治疗，昏迷后就不做任何过度抢救，让孩子舒服、干净、完

整地走；第三，我们家是外地的，想提前联系好火化的地方。”

我感到很意外，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孩子的话。有一天查

房，孩子对我说：“郭阿姨，你能帮我三个忙吗？第一，你

帮我要帅气地走！第二，我火化后，你能帮我和爸爸妈妈说，

把我撒在老家的河里吗？我想变成一条鱼，游到爷爷的鱼缸

里；第三个我自己办好了！昨晚我告诉妈妈，让他生个弟弟，

让弟弟替我，和哥哥一起照顾好妈妈！”

一个多月后，孩子状态越来越差。我们撤掉了不必要的

输液管道，只保留镇痛泵和吸氧。3 天后，孩子在妈妈怀抱

里走了。孩子后事办妥后，妈妈来和我告别——她怀孕了。

复盘这两个案例：百岁老人和家人共同商量、尊重老人的选择、提前理性规划、遵循“安宁家事三宝”，患者善终、家属善生；7 岁患儿虽是未成年人，
但父母采取不欺骗、不回避的生命教育方式，和孩子一起规划，让孩子获得善终，更留下生命的希望和更迭。

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年龄亦非生前预嘱的门槛，只要有能力进行明确的表达，医护人员应该接纳每一位患者和家庭的合理善终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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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愈我职业耗竭的“善终计划”
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 郭艳汝

我们与善终的距离·之二我们与善终的距离·之二

医学·艺术医学·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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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画下我与医学的链接”“画下我与医学的链接”
“当图画从笔尖流淌出来时，医学知识

才真正变成了自己的知识。”湖南师范大学

麻醉专业研究生彭宣宣笑着说。

翻开彭宣宣厚厚的一沓手绘合集，从初

期略显生涩的线条，到如今堪比医学插画的

精度，每张泛黄的纸页都记录着这位医学生

的刻苦和努力。特别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布满

修改痕迹的“失败作品”：某页脊柱横断面

图上，用红笔修改了七次的硬膜外腔隙距离；

某幅支气管树图谱旁密密麻麻的批注，记录

着不同文献对支气管角度的测量差异。她说：

“医学不是机械的记忆，而是理解后与它产

生的链接，画下来就是我们之间的链接。”

要治，万一柳暗花明呢？要治，万一柳暗花明呢？
▲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 王学栋

治还是不治？许多胰腺癌患者确诊后，这
个念头就会在脑海中浮现。作为一个专长于胰腺
癌手术切除的医生，我的想法是：要治！

2024 年 8 月，老杨因“严重肝损

伤”紧急收治入院，一系列检查发现，

胰头占位，侵犯肠系膜上静脉，且肝

脏已经多发转移。可谓“负面叠满”。

老杨夫妇初来门诊时问我：“王

大夫，还能做手术吗？”我心中默数

转移到肝脏上的病灶，原想直说，但

一抬头看到那殷切又担心的眼神，改

口道：“现在不能手术，但有机会。”

有一点安慰的意思，但也是实情。

国内外各项数据显示，胰腺癌肝转移

在经过一系列综合治疗以后，成功获

得转化治疗的比例很高，而患者经转

化治疗后再行手术的预后，比单纯化

疗或其他综合治疗要好得多。

所幸，为期五个月的化疗，指标

越来越好，手术时机被我们等来了！

时不我待，我和团队立即为老杨

行根治性胰头十二指肠切除 + 肠系膜

上静脉切除重建术。术中，我们通过

超声造影明确肝脏病灶的位置后，同

时进行了肝脏残留病灶的射频消融术，

以彻底消除肝脏转移灶。术后，老杨

的恢复情况非常好，没有出现并发症，

术后第 3 天进食并拔除所有腹腔引流

管，术后第 7 天拆线出院，术后病理

显示，老杨的胰腺肿瘤已完全坏死，

达到了病理层面的完全清除（pCR）。

每年接诊的几百例胰腺癌患者，

我发现一个规律：大多数患者都会问：

我还能活多久？手术成功率多少？五

年生存率又是多少……反复问，反复

查，结果越问越悲观，越查越消极——

这些问题虽然确有统计学数据，但具

体到个人其实没有太多指导意义。

人和人不一样，胰腺癌和胰腺癌

不一样，治和不治更不一样。反正都

是背水一战，为何不试一试，万一迎

来柳暗花明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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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湖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二部  龚虹


